胡文傑 中七愛 他們

　　看著正在廚房洗碗的瑪利亞，心中突然像鎚子降下般感到一陣跌宕，彷彿有種失落之感。這就是他們──菲傭的命運嗎？

　　記得在小時候的一個下雨天，萬千牛毛瀝瀝地灑在地上、也灑在瑪利亞的衣背上。那時剛下課，只聞平地一聲響雷，前來等候接我放學的她急忙拿起摺傘來。可是那把小巧的摺傘卻容不下二人的身軀，瑪利亞立時一手把我抱進她的懷裡、撐著小傘、護著身子另一端承受著傾盆的雨勢。那時抱著小背包的我，只徬徨得哇哇大哭起來。瑪利亞只柔聲安慰道：「別怕！」雖然聽起來腔調有點奇怪，卻在這無情的雨中散發著一陣溫暖之感。然而，我卻不知道雨水也正在她背上畫上一個個溼潤的小圓點……
　　日復如此，瑪利亞陪伴著我度過童年，直到今日。現在看著她時，總覺得在她臉上比從前多了幾條浮凸的皺紋、原先棕啡色的秀髮也添上了幾點雪花。「少爺，這些碗碟用完了嗎？」我迅速夾上碟上最後一片蘋果片，遞給她來清潔，她那漸漸乾癟的手熟練地接過碟子。我的心一下泛起一陣慄然，原來瑪利亞待在我們家已有近廿年了，她的青春也是一去不返的嗎？

　　剛好電視播映著外傭爭取居港權的新聞，一些自言「愛香港」的群體青筋暴現的大聲疾呼：「不要讓外傭侵奪香港資源！」誠然，近來報章的標題大多也對外傭口誅筆伐，呼籲作為香港人的我們齊聲反對「惡法」。爺爺有次也在瑪利亞出外買菜時悄然跟我說：「常言道：『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』孫兒啊，你也不必對瑪利亞太客氣呢，她們終究不是中國人，現在還說要申請甚麼居港權，真的是喧賓奪主，居心叵測呢！」想到這兒，我朝左方一瞥，只見剛回來站著看電視的瑪利亞卻沒發一言，在該新聞結束後靜靜地回廚房工作。我卻在她臉上看出一點憂愁的神色，她皺著眉似的，心中在恨我們這樣看她呢！

　　回想她在星期日才一展的笑容……每個星期日也是她最快樂的日子，她終於可以在一周辛勤的工作後與她的同鄉相聚。雖然只能蹲在細小的中環皇后像廣場中，她卻能找到我們給不了她的親切感。或許爺爺說對了，她們終究不是中國人，終究不是屬於這個地方。為了家鄉的生計，無數的瑪利亞被迫離鄉別井，別了那個讓她感到如煦日溫暖的小漁村，走進這個滿佈冷冰冰的大銅像的陌生地。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，她們的思鄉之情卻不滅，只能在每個星期日尋找短暫的慰藉。

　　回想我在高中時到外地留學，常因在遠方獨居而頓感孤寂，豆大的淚水不禁在臉上滾動就如同小時候那個下雨天般，只是那次有瑪利亞的安慰。然而，無數瑪利亞又何曾有人安慰她們呢？或許她們在窗櫥洗碗時，看到由灰泥堆砌而成的「森林」，會惘然想起菲律賓的那塊偏隅一角的小鄉村──看著藍天上的白海鳥遨遊雲海，飛累了便逍遙地停在如鏡般的海面，輕輕的一聲舒暢的鳴叫，把一切煩憂盡都掃除。她們卻像東晉時的陸機般難以再聽如「革亭鶴淚的美景，因擺脫不了家中貧困的桎梏，被帶進這個不屬於她們的地方奉獻無價的青春，與家人、情人長久分別……
　　想到這裡，我心猶覺舒暢。難道我們還能如此自私、還抱著夷夏之別來猜度她們嗎？她們申請居港權只是為了爭取合理權利，與本地傭工得到相同樣的對待。當我們時常歌頌老一輩如何拼搏上進，建設美好繁榮的香江時，又怎能抹殺她們多年默默在背後作出的貢獻呢？即便香港如何繁榮富饒，卻永遠不能滿足她們在心中的對故居故國的眷戀……
　　「謝謝你！」我的手輕拍著瑪利亞的肩膀，她仍是一樣的無言，卻莞爾一笑。

　　蔚藍的蒼穹伴隨著清爽的微風，把香港特區的旗幟吹得渾然堅挺有力。這天，旗布下的高等法院，宣布外傭有合法的居港權。
